
湖北省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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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摘要：大洪山南麓位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北部低山丘陵与平原湖沼的交汇地带，特殊

的季风气候特征导致初夏时期降水集中，洪涝灾害频发，雨季之后经常受副热带高压控

制而出现伏旱和秋旱天气，严重影响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运用无人机拍摄、遗址三维

重建、空间分析等数字技术获取聚落遗址的空间信息，分析研判史前人水关系模式，揭

示史前先民通过兴修水利工程来应对气候变化产生的不良影响，确保农业生产有序推

进，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各聚落群的规模等不断壮大，社会分工与复杂化程

度稳步推进，促进江汉平原史前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数字考古；人水关系；史前文明

大洪山位于湖北省中部偏北，呈北西－南东走向，北倚桐柏山，南抵江汉平原，

西屏汉江，长约160千米，宽约30－80千米。高程1055米的主峰位于随州市西南，周围

是高程500米上下的中、低山地，其余为高程500米以下的丘陵地区，其间沟谷纵横，地

面破碎，地貌复杂，水系呈放射状，汉江支流府河（涢水段）、大富水、 水、汉北河

（天门河）等，均发源于大洪山区。

大洪山南侧连接江汉平原的北部边缘，为低山丘陵向平原湖沼的过渡地带，地貌类

型为红土阶地和岗地，往南过渡为壤土质冲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高程逐渐

降低至30米以下滨湖洼地地貌。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原北缘交汇地带，发现有大量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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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存，是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等重要史前文化的命名地，成为探讨江汉平原史

前文明发展演进模式的重要区域。本文选择龙嘴、笑城、门板湾、屈家岭、石家河、陶

家湖6处史前聚落，分析聚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史前聚落的社会形

态（彩版一）。

一、龙嘴、笑城、门板湾遗址

龙嘴遗址位于天门市石河镇吴刘村，地处龙嘴岗地南端，属于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

原过渡地带。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南北长305米，东西宽269米，占地约8.2万平方米。

考古发现城垣周长约1000米，城内面积6万平方米，早年遗址东、西、南三面环湖，北

面则是人工开挖的壕沟，城垣依地势而建，高1－2米[1]（彩版二，上）。

笑城遗址位于天门市皂市镇笑城村二、四组境内，地处山地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

带，熊家岭岗地南端，南为湖泊区，北为丘陵地带。2005年7月至9月，笑城城址的发掘

确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城垣分属两个年代，早期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晚期为西周

晚期和春秋中期，两期城垣的修筑范围基本吻合， 晚期是在早期城垣的基础上加高而

成。平面大致呈圆角长方形，西南角内凹，东西长250－360米、南北宽156－305米，

面积约9.8万平方米， 城内面积约6.3万平方米[2]（彩版二，中）。

门板湾遗址位于应城市星光村。经1998年的调查和2001年的发掘，确认遗址为平

面近长方形，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40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城

址，除东城墙被新县河所毁外，其余三面均残留有城垣、壕沟遗迹，保存较好的西城垣

高程为36.4米[3]。门板湾遗址东部是大富水河谷，原本距离大富水的河道比较远，现代

修建的新县河河道从遗址东侧穿过（彩版二，下）。

二、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遗址位于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屈岭村和京山市雁门口镇高墩村交界处，地处

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山前丘陵地带，屈家岭文化的命名地。遗址总面积达2.84

平方千米，是以屈家岭遗址点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九亩堰、大禾

场、土地山和杨湾等遗址点的屈家岭文化大型聚落群，青木 河与青木河从屈家岭遗址

核心区的东、西两侧穿过，并在遗址西南端汇合[4]（彩版三）。

屈家岭遗址核心区被青木 河与青木河环绕，位于地势较高的台地之上，地貌类型

为红土阶地和岗地。史前人类居址在地势较高的孤丘、岗地之上，岗地之间的谷地中地

势平坦，土壤肥沃，河流蜿蜒曲折，便于拦截谷地中的水源，可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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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聚落群所在地域整体地势较高，上游流域面积不大，往西不远可达汉北河、汉江

河谷，雨季基本上不会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旱季便于调节谷地高处的水源进行灌溉，

成为史前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为屈家岭文化的诞生和繁荣保驾护航。

屈家岭遗址群近年发掘了熊家岭和郑畈两处史前水坝遗址，长度均超过200米，积

水盆地面积都接近5平方千米，有完整的泄洪道等设施。雨季中两处水坝拦截的大量水

源，可以对其下游农田进行自流灌溉。 

三、石家河遗址群

石家河遗址群位于天门市石家河镇土城村和卢岭村，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

部的山前地带。遗址群总面积约8平方千米，由40多个史前聚落组成，历经油子岭、屈

家岭、石家河、后石家河等文化类型，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延续时间

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群。

石家河遗址群位于高程30－46米自北向南的大型垄岗上，流水侵蚀后形成很多孤

立的小型垄岗，属剥蚀－堆积垄岗地形。地表垄岗相间，波状起伏，呈掌状自北向南微

倾斜。石板冲、昌门湾往北为红土阶地和岗地，往南为壤土质冲积平原。雨季中石家河

聚落群南部高程30米以下的地域经常被洪水淹没，石板冲、昌门湾往北地势较高的区域

虽然能够很好地躲避洪水的威胁，但是必须解决旱季农田灌溉的问题（彩版四）。

数字表面模型显示石家河遗址群内大致以潘家岭－敖家泉－黄金岭－杨家湾－昌

门湾一线以东为东河谷地，河道摆动迹象明显，地势低平。黄金岭东侧至敖家泉、台上

之间曾因河曲摆动切割，形成黄金岭东侧高差3－6米的南北向陡坎。黄金岭东侧北部

有堆土迹象，应该是挖掘水塘堆土所致。黄金岭东侧南部没有堆土，水塘南侧地势稍

低，应该是农田种植区域，可以从水塘引水自流灌溉。扁担山、严家山、邓家湾、黄家

山等地位于小型谷地旁，早期先民在小型谷地上端挖掘水塘蓄水，水塘边堆土居住，水

塘下的谷地被平整成农田，旱季从水塘引水灌溉农田，形成典型的水塘、居址（或手工

作坊）、农田的三要素聚落模式。

油子岭文化的谭家岭遗址西北部早期也存在较大的水塘，北部发掘的壕沟、木板

遗迹等应该都是输水沟槽与护岸等设施，沟槽南部宽度约2米的隆起应该不能解释为城

墙，多层堆积应该是沟渠清淤或平整土地留下的痕迹[5]。谭家岭南部、东南部和东北部

的谷地一直以来应该都是种植水稻的农田，东部谷地宽度超过120米，南部谷地宽度300

米左右，两侧坡度平缓，解释为谭家岭存在城墙和壕沟过于勉强。

田野考古工作显示除谭家岭、邓家湾、严家山、黄家山、黄金岭、杨家湾、堰兜子

湾、石板冲、昌门湾等地均发现有堆筑地层，其他很多遗址因损毁严重，堆积地层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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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已无法判别[6]。2021年考古钻探在很多较高的位置发现有淤泥和屈家岭等史前文化的

陶片，应该都是水塘、居址（或手工作坊）、农田三要素的典型聚落模式。

朱家泊东岸大坝位于谭家岭与三房湾谷地西侧，西侧坡度约25˚[6]，1956年的航空影

像显示其顶部平缓。修筑石龙水库干渠之后，1958年从堰兜子湾东侧修筑一条架高的水

渠，沿朱家泊东岸经邓家湾南侧绕至东侧往北，至西北扁担山北部的高地之上，向北部

高地输水。这一水渠近年已废弃、坍塌，只留下一道高高的土垄，干扰了对该遗迹性质

的准确判断。

潘家岭西北往东北方向存在水渠遗迹，初步判断为屈家岭文化遗迹，应该是从东河引

水的工程。根据早期影像进行分析，东河引水工程拦截了东河原河道，穿过并封堵了两条

小的支流，开挖出一条长约1800米的引水渠，至毛家岭东北分为西、南方向两支，确保

伏旱、秋旱天气出现时土城周边拥有足够的水源用于农田灌溉。引水工程早已废弃，东

河水流没有回到原先的弯曲河道，而是冲刷出一段新的河道后注入原河道，直至现今河

道已下切数米，东河水流早已无法自流进入早期的引水渠中（彩版五）。

四、陶家湖遗址

陶家湖遗址位于应城市汤池镇方集村，陶家河与四龙河的交汇处。考古调查确认陶

家湖遗址平面呈椭圆形，外侧南北最长径约l000米，东西最大径约900米，总面积约67

万平方米，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现在的四龙河水库大坝就建筑

在遗址东北部，陶家河与四龙河在遗址内汇合，自北向南穿过遗址[7]。

陶家湖遗址地处四龙河与陶家河汇合处的河谷中，河谷两侧地势稍高，遗址拦截了

两条河流，包括陶西湾、陶东湾、窑大湾、马家湾等。数字表面模型显示陶家湖遗址外

壕内侧有城垣类结构，北部相对较高，南部较低，有的地段地表几乎没有残留遗迹。遗

址内中部偏南的村庄西南部为陶西湾，东北部是陶东湾，陶西湾的北部和西部应该有较

小的类似环壕与城垣结构，东部闭合于陶家河及其与四龙河汇合后的河道，应该是陶家

湖遗址早期形态，地面考古调查也发现陶西湾周边文化层的年代比遗址内其他地域偏

早[8]。陶家湖遗址发展扩大之后，外环壕包围了部分陶家河、四龙河的河道，修建成南

北达1千米的大型椭圆形聚落。雨季中聚落北侧面临严峻的防洪压力，陶家湖先民沿聚

落的周围开挖壕沟，并在南部与河流汇合，兼顾防洪与灌溉功能（彩版六）。

现今的四龙河水库可能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形成雏形，只是水坝高度和库容无法与目

前的情况相提并论。史前陶家湖先民运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充分平衡陶家河、四龙河的

水位，修筑环壕，同时确保部分水流进入聚落内部，准确控制各水口的流量，是江汉平

原史前治水文明的又一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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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气候与农业

江汉平原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在16℃以上，最冷月均

气温在3.5℃以上，无霜期约240－260天，平原各地利于棉花、水稻等喜温作物栽种。

年均降水量1100－1300毫米，气温较高的4－7月降水量约占年降水总量的70%，5－7

月大部分地面径流不能自排入长江，加之长江对汉江的顶托，使得平原内部洪水更加难

以宣泄，决定了江汉平原湖区湿润易涝的特点。江汉平原为冷空气南下的重要通道，

春、秋季节常出现低温阴雨天气，使早稻烂秧机率较高；若遇梅雨期过长、暴雨多的年

份，初夏易遭洪涝；盛夏常受副热带高压脊控制，盛行下沉气流，高温高湿，但少雨；

秋季多晴朗天气，伏、秋干旱频次较多，导致二季晚稻空壳率较高[8]。

江汉平原由冲积、洪积或湖积而成，故地表组成物质主要是近代河流冲积物和湖泊

淤积物，沉积物属细砂、粉砂及粘土，古近纪红土只在平原边缘地区有所出露。在江河

之间由于淤高形成的相对低下的长条形洼地区，其地表组成物质是在流水速度很慢乃至

静水环境下沉积形成的，主要为粘土，此土泥多沙少，有机质含量高，适合水田稻作，

是江汉平原的水稻产区。在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区，断续分布有垄岗地貌，地表覆盖有第

四纪早期的、厚约数米至10米的红色或黄棕色亚粘土，适合各种水旱作物生长，大多种

植水稻[9]。

长江中下游地区，早稻一般在4月中旬播种，5月初插秧，7月下旬收割。期间如果

梅雨季节降水比较均衡，基本上不需要进行灌溉。早稻收割后晚稻插秧，一般在立秋前

结束，10月下旬至11月晚稻收割，中稻生长期处于二者之间。中稻和晚稻生长期间往往

会出现伏旱、秋旱天气，灌溉成为必须实施的田间管理程序。

六、分析与探讨

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浙江浦江上山等遗址都出土了早期稻作遗存，

包括炭化稻米、稻壳及植硅体等。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长江中下游地区1万年前后水稻

种植技术逐步成熟，形成“饭稻羹鱼”的农耕文化格局。而水稻种植属于浅水种植，在

高温高蒸发的夏秋季节，需要频繁补充水源才能维持水稻生长。

屈家岭遗址发掘区土样的浮选中，发现了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

量炭化稻米、基盘遗存和少量炭化粟遗存，说明自油子岭文化早期开始，屈家岭遗址

就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稻作农业[10]。少量粟作遗存的出现应该说明粟不是屈家岭遗址

的主要农作物，而是稻作农业的补充，可以种植在水土条件不适合水稻生长的岗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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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可能是在大灾之年水稻无法生长的情况下，补种成熟周期短的耐旱作物粟作为

应对之策。

稻田灌溉是水稻种植的重要环节，是大洪山南麓乃至长江中下游稻作农耕区史前先

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长江文明诞生、发展和繁荣的重要保障。大洪山南麓的史前

聚落自油子岭文化开始在油子岭、谭家岭、屈家岭、龙嘴等较高地带出现，成功地改造

局部小环境，适应了当地特殊的气候与环境变化，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辉煌的屈家岭

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并延续一千余年。

龙嘴、笑城、门板湾遗址都位于岗地前端与平原湖沼交汇地带，高程29－32米，现

今雨季中洪水有时也会淹没高程30米以下的区域，所以3个遗址都发现有较为完整的类

似圩垸的设施用于防洪。3个遗址与岗地连接处都被挖掘成水塘，雨季蓄水，旱季可以

自流引水灌溉圩垸内部或附近谷地中的农田。3个遗址的不同之处在于龙嘴遗址内部面

积很小，应该是用于居住，两侧谷地中是种植水稻的农田。笑城遗址保存有完整的防洪

垸堤，内部和两侧谷地可以种植水稻。门板湾遗址仅残存（或许只有）西部堤坝，附近

的高地可以居住，堤坝东侧低地用于种植水稻。陶家湖遗址位于河谷之中，地势相对低

洼，拦截和整治陶家河与四龙河，修筑环形防洪垸堤，蓄水灌溉内部农田，实现雨季防

洪、旱季灌溉的功能，达成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石家河遗址群选址于高程30－46米的地带，成功地回避了洪水的威胁，史前先民

只需应对旱季灌溉的问题。早期先民应该是以家庭模式在小型谷地上端挖掘水塘蓄水，

水塘边堆土居住，水塘下的谷地被平整成农田，旱季从水塘引水灌溉农田，形成典型的

水塘、居址（或手工作坊）、农田的三要素聚落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加，

小型谷地的种植面积显得无法满足需求，西南部的族群联合起来修建了大型的朱家泊水

库，东北部的族群修建了1.8千米的东河引水工程，大幅提升了灌溉范围和应对复杂气

候变化的能力。朱家泊水坝上游流域面积约5平方千米，与屈家岭遗址群中熊家岭和郑

畈两处水坝拦截的流域面积颇为一致，蓄水量远远超过早期以家庭为单位挖掘的水塘，

拦截的水源可以灌溉石家河遗址群中部谷地和西南部低地的农田。

以大洪山南麓聚落为代表的江汉平原史前水利工程，建造主体经历家庭、家族、

族群等自发行为模式，自小到大，顺应气候变化的规律，很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解决

聚落、农田的防涝和水稻种植的灌溉等问题。除龙嘴遗址外，各遗址（群）内部都存在

大范围的水稻种植区域，石家河、屈家岭等遗址群内部应该还有很多未被开发为居住区

或农田的荒芜地带，所以不应该将其判断为史前城址。很多遗址内部因修建和维护水利

设施、平整地块等遗留下大量扰动地层，考古发掘中有时被错误地判断为城墙类遗迹，

对后续考古学研究乃至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形成过程的认知和阐释等均产生了极为严重的

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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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表明长江中游的史前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出土器物以生活用具和礼器为

主，贫富分化程度不高[11]。“水塘+居址+稻田”模式简单而且高效，使每一个家庭

都能实现饭稻羹鱼的生活，可能导致财富难以聚集。人们都在为自己而劳作，如果受

到外力压迫，只需选择逃离，另觅一个小型谷地开辟水塘和稻田，美好的生活就可以

继续。

龙嘴、笑城、门板湾等遗址受困于低平地势的防洪压力和大型圩垸的建造、维护难

度，没有形成大型的聚落群。屈家岭、石家河、陶家湖等遗址地势较高，很好地解决了

防洪与灌溉问题，发展成为大型或超大型的聚落群。长江中游的超大型聚落群应该只是

多个族群的聚集，修建大型水利设施的时候组成松散联盟，共享农田灌溉的水权，各家

族实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没有材料认为存在特权阶层和供养关系，人口规模比

较小。现阶段人口普查石家河遗址群范围内“古城”外村落总人口数约为1200人，“城

址”内村落人口总数仅450人左右[12]。本文认为史前各阶段石家河遗址群的人口规模不

会超过1650人，其他遗址群的人口规模更小。

七、结    语

北纬30°附近的大洪山南麓与湖沼平原交汇地带，土壤肥沃，降水充沛，夏季高

温，冷热交替，四季分明，但平原地带经常遭受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油子岭

文化时期先民带来水稻种植与基础水利设施建设经验，以家庭为单位，在海拔较高谷地

上端挖掘水塘蓄水，水塘下面的谷地中开垦农田种植水稻，解决防洪与灌溉问题。屈家

岭文化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治水技术的提升，人们开始联合起来修建类似屈家岭遗

址群的殷家岭、郑畈水坝和石家河遗址群的朱家泊水坝和东河引水工程，以及笑城、门

板湾圩垸工程和陶家湖复杂水利工程等，提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扩大了史前先民

生存和种植水稻的空间，农业收成与人口增长进入良性循环。

大洪山南麓的史前先民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依靠勤劳的双手与自然环境进行

抗争，兴利除弊，顺势而为，在征服自然环境的同时人类自身能力和智慧也得到极大的

提升。随着治水成功带来的粮食丰收，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不断深入，人类文明的诞生

和发展就会水到渠成，不断向前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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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 in the Southern Foot 
of the Dahong Mountain, Hubei Province

LIU Jian-guo 

Key Laboratory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southern foot of the Dahong Mountain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the 

low mountains and hill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Jianghan Plain and the plain lakes and 

marshes in Hubei Province. The special monsoon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result in concentrated 

precipitation in early summer and frequent floods. After the rainy season, it is often controlled 

by the subtropical high pressure, leading to frequent droughts in midsummer and autumn, 

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growth of rice and other crops.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drone 

photography, 3D reconstruction of ruins, and spatial analysis are used to obtain spatial 

information of settlement ruins, analyze and judge the prehistoric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model, and reveal that prehistoric people buil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deal with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ensuring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chiev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cale of each settlement 

group and other aspects continue to expand,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mplexity steadily advance,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in the Jianghan Plain.

Keywords: Southern foot of Dahong Mountain;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Digital 

Archaeology; human-water relationship;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